关于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馆建设的几点思考
赵松
探讨“档案与城市文化”这一命题，城市记忆工程是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它让我们从城市文化建设出发，来推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新作为与新发展。城市文化要推陈出新，走精品化的建设路线要求我们把城市档案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如何在档案馆建设的过程中整合开发城市记忆档案资源，值得档案工作者认真思索。本文由城市记忆工程展开，从其意义和与档案工作的关系进行分析，对开展新时期档案馆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一、城市记忆工程产生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城市是一种文化现象，难以想象没有佛罗伦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欧洲是什么模样，没有西安、北京、南京这样的几朝古都怎样道出泱泱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没有记忆的城市是可悲的，注定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不下自己的名字。随着各地城市规划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跨进，大城市向国际大都市迈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日益完善，但是以此为代价的却是城市失去了永远无法复得的记忆，历史遗迹、名人故居、文化遗产就这样在拆而复建、建而复拆中变了味、走了形，甚至被不负责任的完全破坏。
“城市记忆”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现象的表述，失去记忆的城市需要我们去唤醒，还没有完全失去记忆的我们要加以保护。在城市规划中要充分考虑到城市的文化特点，将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作为城市记忆的基础，历史文化遗产就不会被当成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当我们想给下一代介绍自己这一代或上一代的城市记忆时，发现仅剩下的是回忆的空洞和文字的苍白，原始的特色的古老的多彩的事物已经荡然无存或者“物是人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千人一面、毫无特色、简单罗列的城市景观。城市的历史是需要时间积淀的，人文的记忆却是越悠远才越有回味。对于城市的把握无疑要从文化的脉络开始，当人们想去探索时却没有可探究的对象，那会是怎样的一种遗憾。还好城市记忆工程的启动，不但让城市重新焕发了“自己”的魅力，同时也赋予了社会各界对城市记忆保护的责任感，同时也更加密切了城市记忆保护与档案部门工作的联系，城市记忆工程的开展刻不容缓，档案工作者责无旁贷。
“城市记忆工程”最初形成与天津的渊源很深，它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当代著名作家和画家冯骥才为“抢救天津老街”而发起的历史文化考察与保护活动。2002年，青岛市率先提出“城市记忆工程”概念，通过摄像、照相等技术手段，全面记录21世纪初期青岛的城市面貌，并对即将开工建设项目的原貌进行了抢救性记录。之后几年，“城市记忆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不仅有直辖市、省会城市，越来越多的地（县）级市（区）加入其中，并呈现出逐层推进的良好态势。
“城市记忆工程”是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关系到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创新能力。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新的城市记忆发展理念，重塑城市文化特色，推动城市文化建设。作为留存城市档案最为齐全的各级档案部门要通过举办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展览，吸引公众参观,传播档案文化知识，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城市文明的延续、城市文化标签的打造和城市的经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天津市城市记忆工程开展的现状
在开展“城市记忆工程”的过程中，天津市档案馆最初结合本地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积淀，配合全市人才战略，实施“杰出人才建档工程”。此后，天津市档案馆制作了反映近代天津百年沧桑巨变的《天津城市记忆》大型档案图片展览，在市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厅展出，展览按专题分为天津由来、被迫开埠、通商口岸、工业摇篮、华洋金融、城市建设、多元文化、津沽风云、天津新生、文革十年、开放新篇、拥抱未来12个部分，共展出照片档案358张、实物档案258件。2005年，天津市档案馆还编写了《天津名胜景观》一书，从天津概略、海河风貌、城厢怀古、都市名街、异域风情、寺庙教堂、名人故居、大型场馆、园林景区、旧址遗迹等角度展现了天津的城市印象。
2003年，老城厢拆迁改造工程启动，天津市南开区档案馆的干部们走进老城厢的胡同里巷，用手中的相机、摄像机拍摄照片影像，抢救性留存城市记忆，征集了杠张居委会日常办公、老城厢居民生活起居等大量实物并设立专馆进行展出。此外还在天津建卫600周年之际，出版《南开档案》多期，2008年在南开区委举办家庭档案大型实物展览，并出版《家庭档案》专刊，留下了有关南开区的宝贵城市记忆。
三、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工作之间的联系
（一）“城市记忆工程”是从关注“普通人”、“记录历史”开始，这与建设“两个体系”的要求不谋而合。可以说是社会“普通人”主动参与“记录历史”的行为启发了档案工作者新的思维。长期以来，档案馆档案资源来源途径比较单一，主要靠接收进馆档案和征集社会档案两种途径。“城市记忆工程”使档案馆开始大规模地主动“摄录”当代城市发展。山东省青岛市档案馆自2002年开始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到2006年通过拍摄影像和文字记录，共形成青岛市城市发展面貌档案1752个条目，2万余条分钟录像，照片2万张。济南市档案馆自启动“城市记忆工程”来共拍摄照片1000余幅、录像90分钟，集中展示了城市发展的历史原貌。这些实践活动不仅为档案馆深化主动记录工作提供了新鲜经验，也为社会各界理解和支持档案馆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主动记录城市面貌，是档案馆打破传统工作理念，变革工作思路的重大转变，对档案馆档案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不正是国家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更加强调“亲民”和“服务”战略的具体体现吗？
（二）城市记忆工程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的目标是一致的。“两个体系”的实施离不开“服务先行”的战略，其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五位一体”公共档案馆的建设目标。随着档案事业“为民”政策的提出，整合档案资源、提高档案馆社会服务能力成为不少地方档案馆工作的重点。档案部门要建立覆盖人民群众需要、方便人民群众利用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就要着力整合社会需要的各类凭证性和文化性档案信息，如政府信息；民生档案，如信用档案、医疗卫生档案、学籍档案、婚姻档案等；城市记忆档案资源，如反映城市原貌、工程建设、名胜古迹、突发事件、重大活动等情况的文字、照片、音像资料等材料。这些档案资源形成主体多元、来源分散、种类和形式多样，需要通过系统、集中管理，通过数字化处理，才能更加高效快捷地服务社会。通过整合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档案资源，打破档案资源整合的体制和制度局限，建立区域性民生档案资源共享体系。同时，通过构建设计合理、覆盖内容全面、查全、查准率高、方便实用的档案专题数据库，为档案资源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通过网络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平台，从而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充分流动、合理组织、优化配置和最大增值。
四、城市记忆工程对档案馆建设的启示
（一）、档案馆要多举办关于“城市记忆工程”的展览
档案馆要预留空间、因地制宜地举办“城市记忆”主题展览，把它作为档案开发利用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大众传播学中的受众心理研究表明，传播媒介内容越丰富，越能满足受众的现实需要。档案展览作为连接和沟通档案馆与社会公众最有效的手段，以其通俗化的内容表述，多媒体手段的立体展示，使得枯燥神秘的档案瞬间焕发生命力，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档案背后的故事结合照片和视频娓娓道来，会留给观者深刻的印象，达到最有效的信息传播。作为档案工作环节的服务终端，利用档案举办展览可以实现档案资源共享最大化、传播手段丰富化和传播效果有效化，调动和激发档案文化元素参与大众传播的热情与活力，提升档案文化的社会认同。城市记忆展览是一座城市发展的百科全书，蕴含城市的文化精髓和独特气质，以其客观冷静的视角，见证了城市政治的风云变幻、经济的兴衰起伏、文化的蜕变繁荣，是一座城市人文气质的缩微景观和全景展示。
（二）、不可以轻视人文历史这一无形资产
档案馆建设要注重与其他档案形成（保管）主体的共建共享，特别是要重视人文历史这种无形记忆，主要内容包括：1、档案馆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散存（境内外非公组织和个人形成或保管的，对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的征集工作。2、档案馆要以城市记忆文献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项目为载体，加强与本地区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等单位在工作上的互动合作。3、档案馆要通过个人口述建档、家庭建档、民间组织（如摄影家协会、收藏家协会等）建档等服务工作，寓征集于服务之中，建立综合档案馆与民间组织及个人共建共享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长效机制。
（三）、多出编研成果为城市记忆留下痕迹
在档案编研方面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多出有分量、有内容的好书、新书，可以和有关单位如：地方志办公室、文化和旅游局、主流报刊媒体、大学科研院所联合，共同搜集素材、集中撰写；也可以向有关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专家、知名学者、作家约稿，通过新书签售、媒体见面会等活动扩大宣传和影响，用好的编研成果为城市记忆留下痕迹，为有志研究城市发展的学者提供研究的参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关于城市记忆的精神财富。
（四）、启动城市记忆工程数字化项目
要实现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整合，就必须快速启动数字档案馆建设。整体来说，主要是以建设档案目录或全文信息数据总库的技术形式来实现的，特别是要实现有关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的全文数字化，档案实体的整合只是有限的、局部的。其次，以数字化为突破口，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整合才有可能通过网络链接分布式异构数据库的形式，走出一条实体与信息分割、保管与利用分离的路子，从而突破不同形成（保管）主体在信息资源整合方面的技术障碍，诸如在城市范围内推行图书、情报、档案信息一体化管理等难题也将迎刃而解。其三，坚持以数字化为突破口，就是要充分把握城市信息化的机遇，加大城市记忆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力度，重点是加快存量档案数字化和增量档案电子化的进程。同时要加强档案信息标准化建设、网络化技术设施建设和应用系统的研发，从而不断优化城市记忆档案资源整合所必需的软硬件技术环境。
南开区档案局2017-10-9


